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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从赣州返回香港，新年的
余味还很浓，大街小巷贴着春联和
福字，与内地任何一座城市没有分
别，放假归来的人们都露出喜气洋
洋的笑容，多日寒冷的天气仿佛也
晴朗了许多。我留恋于家乡饭菜的
滋味，想在这异乡的闹市找寻一份
独特的记忆。辗转在新奇与传统并
存的红磡街头，我发现了世界上几
乎所有为人称道的美食。

下楼只需行过斑马线，就是一
条步行街。街首是日本料理、台中
汤面，还有一家湘菜馆，虽然辣味欠
缺，但对于口味偏淡的香港人来说
也算特色。继续前行，西式快餐、法
式糕点，还有颇受好评的“三送饭”，
也就是自选三个菜，只需三十元。
绕过拐角，进入黄埔商业区，意大利
餐、泰国菜、韩国烤肉、粤式茶楼，各
色小吃，应有尽有。藏于深处有一
家山西刀削面，味美价廉，声名在
外，门口总是大排长龙。我吃过一
次加臊子的刀削，山西的同学告诉
我，加西红柿炒蛋的刀削才算正
宗。自然，家乡的东西只有本地人
才有发言权，也只有在本地吃才算
是真正领略。

作为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
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人无
疑创造了辉煌的饮食文化，尤其是
在香港这样人文荟萃、多元交融的
都市，想一品客家风味必定是能得
偿所愿的。不多久，我便寻得了这
样一个地方。这里并不是闹市区的
中心，而在远离大道的小巷，牌匾上
书“围屋里”，下面小字写着“用心做
好客家菜”。我不由得走进去，店铺
不大但很整洁，一面墙上画着客家
围屋的彩绘，旁边还有客家文化的
文字介绍；另一面墙则是菜品展示，
招牌菜是三杯鸭、酿豆腐、客家小炒
鱼、黄酒焖猪手。每个桌上除了菜
单外，还摆着两罐调味品，一罐辣椒
酱，一罐霉豆腐。我暗暗称奇，连霉
豆腐这种客家秘制而不轻易示人的
压箱底美食都能做出，想必店家绝
非等闲之辈。

因为还没到饭点，店里顾客不
多。店主是一位精神矍铄的大伯，
方正脸，短胡须，双鬓已花白，他拿
着菜单朝我走来，开口就是粤语：

“雷猴，食咩野？”我摆摆手，表示听
不懂粤语。他好像来了兴致，带笑
着问：“内地来的吧，是学生吗？”一
口标准的普通话让我感到诧异又亲
切，我点头示意。店主见没有其他
顾客，便在我对面坐下，我们聊了起
来。很快，我就知道原来他的父母
也是内地人，二十世纪中期从大陆
来到香港，从此定居异乡。不知是

对故土难以忘怀，还是客家人的身
份唤起一些回忆，他的父母开了这
个饭馆，而今有了传人。虽然他在
香港出生长大，但家庭的教育让他
明白自己属于何方。“你是客家人
吗？”他问我。显然，能找到这里来
吃客家菜的，多半是肯定的答案，我
也不例外。

两个客家人相见，一个是远离
故土几十载的二代移民，家乡早已
幻化为言传身教的记忆；一个是暂
别旧园未几的出游学子，新年的团
聚和美好犹在昨日。虽然同为异乡
客家人，这个“客”字在我们心中的
含义想必是大异其趣。“我的父母是
从广东梅州迁出的，你来自哪里？”
他开始问我籍贯。当听到我说我是
江西赣州人时，他的眼里顿时透出
一股光亮，他用一种惊诧的语气继
续追问：“江西赣州？你真的是江西
赣州人？”他的声音突然变大，神情
中带有一丝焦急，似乎在害怕某种
珍贵的东西会失去。我肯定地点点
头，他的神色慢慢缓和了下来。

店主给我续上一杯茶水，向我解
释了其中的缘由。他的父亲是广东
梅州人，但他的母亲却来自江西赣
州，和许多普通家庭一样，他的母亲
主要扮演了教育抚养者的角色，从小
就告诉他有关故乡的往事和客家人
的历史。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加上
与来往饭馆的特定人群的广泛接触，
他的心中刻下对赣州、对客家文化的
一种深深的痕迹。“我们店名叫围屋
里，你看这墙上的彩绘，就是我母亲
家乡的客家建筑，她是凭着自己的回

忆想象出这幅图画的。”说完，他的
眼神沉溺于墙上的建筑久久不能移
开，我看着这个年逾六旬的老者，他
微蹙着额头，仿佛想在画作中找寻
什么，于是循着他的目光往墙上看，
客家的围屋是多么古拙浑厚啊，一
代又一代客家人在这里团聚生长，
从这里走向远方，也支撑眼前这位
老者心中对母亲、对故乡美好眷恋
的力量，是无数客家人散了又聚、别
了再逢的精神纽带。

“我去过一次赣州，那是在2004
年。”他从沉思中醒来，转过头对我
说。这源于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
1971年首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香
港举办，目的旨在增进客家情谊，展
示民俗艺术，随后于世界各地轮流
开展。2004年，第 19届世客会落户
江西赣州，他借此契机重回故土。
由于身体原因，他的母亲没能同行，
出发前曾叮嘱他务必游览客家围
屋，很遗憾，紧张的行程并没能留下
空余的时间，关于围屋的想象，他只
能在母亲的回忆下幻化为这一墙浓
浓的色彩。而今，母亲也成了回忆，
他的眷恋留在这家小馆、这面墙壁，
也留在我们这些偶尔到来的“娘家
人”身上。说完之后，他长舒一口
气，好像卸下了许多压抑，接着脸上
挂起微笑，问我吃些什么。我都快
忘了现在已经是正午时分，门外有
顾客正朝里走来，我要了一份小炒
鱼，他便到前面招待去了。

小炒鱼的味道果然正宗，霉豆腐
也跟我小时候的感觉别无二致，“用
心做好客家菜”，不是所有地方都配
得上这块招牌。我再次凝视墙上的
绘画，高耸的围墙展开巨大的怀抱，
将整个社区紧紧地靠拢在一起，就像
一位英勇的母亲在保卫自己的孩
童。而那些横排竖直、错落有致的房
屋，彼此间也互为犄角，全盘照应。
正是这样的建筑风格，孕育出客家人
坚韧果敢、团结友爱的精神特质，也
是这份对乡愁的执着，将我们的传统
文化长久地继承下来。

不久前，一位朋友告诉我，第32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定于2023年在
江西龙南举办。这将是赣州第二次
承办世客会，经过 20年发展的故土
早已今非昔比，而龙南的客家围屋更
是远近闻名，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店主大伯，他的
反应极为热烈，当即允诺适时赴赣，
共庆盛会，饱览家乡山水，一睹客家
风情。我想，两个城市的距离，不在
于道路的远近，而在文化的认同和民
众的联系。赣州与香港的距离，因为
无数像我们这样的“客家游子”，被不
断地拉近，直至拥抱在一起。

青枝绿叶，红花素手，高低错
落，左右点缀，经过一番摆弄穿插，
就构成一幅漂亮的花艺作品，令人
赏心悦目。在瑞金城区一座古旧的
祠堂内，人们看到刘佩群的花艺作
品，往往极为吃惊，平凡的事物经过
妙手摆布，居然生出新鲜而陌生的
美感。刘佩群将这个交流花艺的工
作室命名为“花间问道”茶室。

茶室择地择人，风雅为邻，同样
令人赞叹。居于向阳古祠偏厦上厅
的天井边，一张茶桌，几盆花草，一方
木栅，隔出一处艺术的空间。它与
画家、书法家的书院同在一片屋檐
下，而书院的室内装饰，自然也是花
艺的展示。诗人布衣在书院与一众
文人墨客雅集时，特意为茶室赋诗
一首：“花在山野，也在心中/一枝独
开，是孤寂/一丛怒放，是热闹/花间
有道，容颜易老/唯美值得裁剪，值得
你/一爱再爱”。由此可见茶室的魅
力和花艺的影响。

花间问道，感人不只是妙手，还
有那经历苦寒的如梅身世。从侍弄
花草的卖花姑娘，到传道授业的花
艺名家，刘佩群像一枝傲然绽放的
花朵，在人生道路上战胜风霜自立
自强，在创业大潮中展现独特的巾
帼风采。

选择花艺，缘于刘佩群的爱好。
她由于家境穷困，16岁早早去往外省
打工，在流水线勤苦多年，仅能维持

生活。后来爷爷中风病倒在床，她就
萌生返乡创业的想法。她从小酷爱
养花种草，回乡后在瑞金城区一家花
店做学徒，后来到崇义自立门户开花
店，经营得不错。她和妹妹自小随爷
爷长大，面对爷爷的期盼，她决定回
瑞金创业。刘佩群精心考察了一下
插花市场，瑞金竟有42家花店。怎样
才能脱颖而出？要资源与人脉，更要
有技术过硬。刘佩群仔细斟酌，决定
先去进修，只身奔赴广州、台湾、上海
等地学习。2016年，她成功考取广州
市人社局颁发的“插花员”等级证
书。学成归来，她顺利创办了自己的
工作室。

人生如花朵，自强更芬芳。2019
年，刘佩群获得了创业贷款，开始做
大自己的插花事业。连续几年贴息
贷款扶持，更是让她的技术找到用武
之地。艺术无止境，她不满足于当一
个花店老板，为此她继续提升自己，
先后获得了中国传统插花和现代插
花双学位。2021年，她获得瑞金首批

“花艺类专家”高级技能人才职业资
格证，她的工作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高端消费者，花店从30平方米扩展到
146平方米，带动就业8人，培训插花
人员2万余人次。

一枝独放不是春，愿使鲜花满红
都。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刘佩群开
始谋划插花艺术的社会推广。她在
幼儿园开展“插花艺术进校园”教学，
在图书馆开展“亲子插花分享”活动，
到中小学校与老师分享插花授课，与
银行VIP会员分享插花艺术，应邀到
外地指导开设插艺课程……从创业
谋生，到服务社会，从开店创业到传
艺授业，刘佩群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那就是以花育人，用花育心。

回眸来路，感恩在心。刘佩群说，
要是没政府帮扶，她的花艺梦不可能
这么圆满。现在有了一点成绩，她会
尽最大努力去回馈社会。巧手芳华，
人间值得。刘佩群不断为社会传递爱
的花枝和美的种子，用花装饰社会，用
花点缀世界，用产业报效家乡。

花
间
可
问
道

□

范
剑
鸣

近日，景气和畅，日暖映郭，我与友
人探访定南县历市镇的井坑村。

至村口下迳，远远便望见村道
旁鳞次栉比的栋栋别墅，在竹林的
掩映下，它们犹如书卷，又似石林，仿
佛剪影，使村庄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往里走千米，便至新屋、移民、
新阳小组，这里的村民过着一蓑烟
雨事农耕、日种脐橙夜绩麻的田园
生活，早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
人均有一亩果园了。每到脐橙飘香
的季节，满山遍野金灿灿，脐橙走向
四面八方，远销粤港澳。

之后，我们沿东江源大道，过井
坑新村安置地、下围、细岭，不一会儿
便行至半坑新围。村庄四周，溪水
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
韵。突然想起这里的故旧，恍若一

觉江南梦，往事如昨日。出新围，旋
至围和。围和，意为围内之人和睦
相处、互帮互助、亲如一家之意。这
里土沃田肥，水源丰沛，草木茂盛。
20世纪80年代，围和的杂交水稻制
种特别出名，当时仅制种育苗，就让
乡亲们脱离贫困，渐渐富裕起来。

穿过公路，又至村部所在地虎
山。热闹的村办公室里，乡亲们正喝
着茶，议着村里新一年的发展大计。
忆往昔，看今朝，件件难忘的事涌上
心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
纪六七十年代，井坑村的村办企业：
鱼苗场、泥木组、蔬菜组、茶场、远耕
队等办得红红火火，尤其是200多亩
的鱼苗培育，更是最主要的副业。时
至今日，许多年轻人仍继承了上辈养
鱼的手艺，成为新时代农村致富的领
头人。每到春水初生、鱼苗初盛、春
风十里的鱼苗上市季节，那一幅幅水
乡人卖鱼苗的生动画图，醉了十里八
乡，醉了乡亲们。

笑谈间，至坳心、坳上。站在狭
窄微隆的坳岭上，但见三三两两的
老人、小孩在宗祠门前聊天、玩耍，
勤快的姑嫂侍弄着房前屋后的菜
地，男人们则在鱼塘里放水捞鱼。
篱笆上几只小鸟飞入菜地，掠过鱼
塘啄上几条小鱼。祠堂四周的墙壁
上，张贴着家风家训、奖学助学简
报、楷模荣誉榜、优秀学子榜等，是
村民重教兴学的最好佐证。

井坑如一泓甘泉，流过天荒地
老，流过村庄，流进人们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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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君何得此悠然，偷得浮生几日
闲。春节是很多人一年中最长的假
期，难得卸下工作和生活的重担，轻
装上阵，看日光衔来安闲。我时常喜
欢坐在家中，看阳光从窗户外射进
来，把明亮宽大的房间映照得诗情画
意。盆景上的叶子闪着微光，空气中
有温柔的灰尘舞动的痕迹，就这样看
着自己的影子被拉长——一幅和谐
的生活画卷，就这样铺展开来，仿佛
摹画着未来的梦。原来，长大了的我
们都渴望找到一片简静素净之地，哪
怕只是一时一瞬也好，这样才不会让
自己的年华随波逐流。

整晚的烟花，喧闹了无数无眠
者的耳朵。我站在窗边，看一朵一
朵的烟花绽放，然后又止息。夜已
经深了，一些梦着的人依旧梦着，醒
着的却不知自己是梦是醒。于是就
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春节里，我又看
到了那些眉清目秀的人和事。那些
儿时的玩伴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
各得其所的生活。不知他们会不会
偶尔想起一段一段共同的美好记

忆。我知道有些东西即使再怀恋，
终究也只能是时光长河里匆匆的一
瞥罢了。可是，人就是这么奇怪，哪
怕只是短暂的一瞥，也无法释怀。

突然想起，弗洛伊德在25岁的时
候写了一句诗给他挚爱的米娜：“如果
不能做你的天空，给你整个世界的爱，
那么就让我做一轮月亮，在想念你的

晚上可以用一帘月光轻抚你的脸庞。”
这样深情诚挚的诗句，任哪个铁石心
肠的人看了都会有所触动，何况，我们
并非铁石心肠之人，所以，看着便耳红
心跳，陷落进去。由此又想到自己，结
婚前夕，你写了首诗作为新婚礼物送
给我：“闲情迷音乐，逸致醉文学，爱梦
山携手，暖春花衬叶，冰融晓香芸。”很
感谢你的心意，也感谢你一路温暖体
贴的陪伴。我知道，生命中的很多东
西，会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黯淡，唯有被
爱的目光镀过金的日子，才会在岁月
的深谷里永远闪着光芒。

我趴在书桌上写下一段文字，一
写，便又是一个好像与世隔绝的夜
晚。好久都没有找到这样一种沉静
的感觉了，仿若流水沉到海底暗自流
动，自有一种巨大而缓慢的力量在沉
淀。前段时间总是为各种事情忙碌，
此刻获得一份内心的端然清宁，觉得
甚是幸运，从而感激——生命永恒的
意义就是不断地消亡和新生，就像手
掌中的时光一样。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做一个有梦的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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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那些采摘过的向日葵
戴在头上
就像那些争夺过的蟋蟀
飞入草场
就像那些客家果子
装满衣裳
就像那些过家家
娶过的新娘

心有童真
日子，便不会沧桑

日子
□谢贵芳 诗/画

列车，在深秋里逼近，山川河流，纷
纷退后。

G492高铁上，我临窗而坐。这样，
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疏密有致
的山水，和一册被秋风装点的江南。

火车吹着长笛，扑进山野、河流、村
庄、城市，秋风在旷野里涂抹着浅红嫩黄
深紫翠绿的色彩，阳光掠过江面，闪着银
晃晃的光芒。我缩在舒适的软椅里，茶
雾飘着安闲与惬意，在我脸前袅袅而
过。母亲用微信追问到达时间，我把车
次及时间发过去，思绪却回到从前。

应该是十年前吧，也是这样的季节，
那时赣州市红旗大道的落叶，比北方还
厚，我坐着摩托前往赣州火车站，排了半
天队，才买了张全程站票。火车载着嘈
杂，哐当哐当地从天亮跑到天黑，又从天
黑跑到天亮，到达时，母亲已在秋风里等
了几个小时。相拥时，我看见母亲眼里挤
满了雾水。我端着委屈对母亲表明，以后
尽可能地少回来，母亲心疼地点点头。可
当我陪着母亲在小区里走动时，每遇见熟
人，别人还没开口，母亲就说：“这我小姑
娘，回来看我的。”有时别人只是客气地
问她吃饭了没，她更是抬高嗓音说：“这
不，小姑娘从大老远的地方回来过年，非
要带我走走呢。”话里话外，分明就是要
别人和她一起分享相聚的快乐，而我，却
连挤一列火车的勇气都没有。

好几次，在梦里，我都在追赶一列奔
跑的火车，那辆火车不是晚点，就是人太
多挤不上去，好不容易挤上，却又没有插
脚的位置。这样的梦，每到节假日，就在
脑海里越演越凶，越演越烈。

有人说，这个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
了相聚。那些年，母亲对人描述最多的
场景就是：“小姑娘那个地方发展不好，
火车又少，回来一趟，太难了……”于是，
我不再以居住的古城为荣，不想带远道
而来的同学去拍那条有着长长青石板的
灶儿巷，不愿再到建春门码头上看一座
浮桥的前世今生，不会自豪地说起红旗
大道和福寿沟的故事，一座城市的内在
与美好，就这样被我压缩在时间的缝隙
里。直到有一天，当我站在新区自己所
住的高楼上，对着落地的玻璃窗，看天空
湛蓝、白云如雪，城市向外伸展的姿势像
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掠过城墙的绵延
悠长和三江的波澜壮阔时，我才知道，所
有的伤感，都显肤浅，光阴里永远藏着我
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城市的崛起和蜕
变，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密码盒，扑棱棱
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四通八达
的动车轨道，曲折蜿蜒的城市高架，四季
花香的生态公园，方便快捷的大型超市，
精致时尚的繁华商场，让我不止一次扑
进画面，搜寻着无限感慨的词语，一切，
都变得那么不可思议。赣州开通高铁的
当晚，母亲深夜那通电话，像儿时听过的
小夜曲，从遥远的霓虹中穿来：“下次回
来，我坐公交到高铁站去接你。”我知道，
那一刻，她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雀跃，
即便她不说，我也能感觉到。

十年，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时间
的范畴和概念，还有跟着城市发展奔跑的
经历。紫荆花盛开的一个春日，我告诉母
亲，赣州至武汉的航班开通了，从家里出
来，15分钟高架，若上午出发，午饭是一定
能赶上的。如今，我还真喜欢上了这奔
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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